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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春光明媚，花红叶绿草青青，是适合踏青的日子。

一顶软轿，两名轿夫，两名丫环，一个管事，一看便

知是某位小姐出游，但——— “落月岭”，实在不是个踏青

的好地方，想要散财或提早投胎可以优先考虑，因为“落

月岭”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且盗匪横行，天下初定的朝

廷并没有多余的力量对它进行清剿。

马蹄声骤起，尘土飞扬，一群人飞驰而来。

土匪，不用费神去想，闭着眼也知道。

轿夫、丫环、管事都站得稳稳的，甚至连表情都十分

悠闲，仿佛他们看到的只是寻常的过客，很奇怪的现象，

奇怪到连土匪都忍不住要好奇。

“女人留下，钱财留下，你们可以滚了。”很干脆利落

的命令，首领一脸凶狠，看上去就是一张天生当坏人的脸。

管事的是个中年人，他居然在此时此刻开始打算盘，

一把不知何时拿出的算盘。

算珠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给充满杀气的场面平添一

抹诡谲难言的气氛。

土匪也惊诧于他的举动，一时没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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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算完毕，管事面向小轿，喜形于色地道：“一共是

三十六人，每人按十两银计，共三百六十两，首领价值三

千两，如果是落月寨的胡六子，值六千两，这回最少有三

千三百六十两。”

“嗯。”轿中人轻应一声，很轻很淡的声音。

“该死的，你这是在搞什么？”首领暴喝，太目中无

人了，居然不把他“落月寨”放在眼里。

“你是胡六子吗？”轻轻的，柔软的嗓音响起。

“正是老子。”首领喜形于色，很高兴自己的大名远播。

“六千三百六十两。”很肯定的声音。

一条人影突地闪出软轿，快到众人只觉眼前一花。

哐啷、咣铛之声不绝于耳，那是兵刃落地的撞击声。

忽然之间，一切归于宁静。

三十七尊雕像矗立在大道上。

浅蓝色的拽地长裙，长及过腰的如云长发，婀娜多姿

的身段，柳眉淡扫，光泽暗隐的一双黑眸，清秀婉约的一

名少女现身于软轿旁。

她不是绝色美女，只是个清秀佳人，尤其那形诸于外

的温婉气质更显示了她良好的闺训。

“一群酒囊饭袋而已。”少女淡淡地评语。

管事频频点头，“是啊，他们哪是小姐的对手，这钱

太容易赚了。”

“你留下向当地官府拿赏银，我先回府。”轻声交代

完，身形轻晃，眨眼间已在百尺之外。

两名丫环也被带走了，只留下轿夫与管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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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长安，城西，御史府。

幽雅别致的后花园，唐府小姐的绣楼便坐落于花园的

东南面。

两层高的精舍楼阁，不难看出唐大人对女儿的疼爱。

长安城的官宦之家很少有不晓得唐御史的千金的，一

个已过双十年华犹待字闺中的女子怎么可能不惹人非议？

唐御史以公正清廉闻名，而他的爱女则以高龄未嫁驰

名。

二十四岁，的确是过大的年纪了。

长相清秀的唐沁儿近年已无人上门提亲，而唐府也免

了不少烦恼。

“唉！”长长的叹息声逸出薄唇，可见主人的无聊心

境。

“小姐，无聊啊。”燕儿了然地开口，单看她们小姐

懒洋洋地趴在窗边的动作就知道她有多无聊了。

“刚赚了几千两银子，老爷不会再让您出去的。”

“我知道啊。”唐沁儿柳眉微挑，“所以无聊啊。”

“弹琴吧，小姐。”雀儿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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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沁儿兴致缺缺地摆手，“还是你弹吧，我的琴技有

武功一成好，我就偷笑了。”

“噢。”很识趣的声音，小姐的功夫好，但讲到琴棋

书画与女工？唉！人果然没有十全十美的。小姐对于琴棋

书画还略有涉猎，但女工？噢！真是惨不忍睹，根本没有

人看得出小姐绣的是什么。

悦耳的琴音响起，唐府没人会认为这是小姐弹出来

的，大家都太熟了。

当琴声在唐府悠扬飘扬的时候，唐沁儿与贴身侍女燕

儿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了唐府的后园。

? ? ?

繁华的街市，此起彼伏的吆喝与叫卖声。

叫声喧，闹声哄，正是长安东市的写照。

“迎宾楼”的金字招牌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络绎

不绝的客人看在掌柜眼里简直是心花怒放，尤其今天他的

东家就在楼上用餐，就更加值得高兴。

一笑倾人城，再笑倾国，美女的祸国写照，也是最实

至名归的形容。可是，一旦这样的形容词用到了男人身

上，就不是那么让人快意了。

苏浩风寒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不悦地看着窗外。

他的俊美非笔墨可以形容，真是让女人嫉妒，男人疯

狂。纵使他剑眉紧蹙，依旧无法抵挡爱慕的目光如潮水一

般地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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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只有女人才是祸水，男人长得太美一样是祸水中

的祸水。

随侍的四大护卫很努力地不去注意主子的神情，他们

连同情都无法同情了，因为不能建议主子去毁容。

青影轻闪，一人已跃入楼中。

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事，无情的长剑贯入苏浩风的身

体，即使他反应够快的护卫救援得极时，依然无法避开左

臂的一剑。

四大护卫的功夫已经不错，但显然来人的功夫比他们

更好，以一敌四仍绰绰有余。

“姓苏的，今天你休想活命。”男人的目光怨愤，出

手毫不留情，收拾了四大护卫后剑花一挽直奔面色苍白的

苏浩风。

“少爷，快走。”四卫之一死命地拖住男人的腿，为

主子争取逃命的时间。

苏浩风跌跌撞撞地跑向楼梯。

长剑破空，冰冷无情地刺向奔逃的人。

失足滚落楼梯，剑招失了准头。

剑风掠过头顶，挽起的长发流泻而下，也同时掩住了

苏浩风魅惑众生的脸。

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踉跄奔过街市，雪白的儒衫鲜血

尽染，而身后尚有一名苦追不舍的青衣武士。

唐沁儿无意介入别人的恩怨，却有人并不这么想。

燕儿几乎是想也没想地便挺身向前要替白衣男子挨上

那就要临身的一剑。所以，纵使别人的恩怨与己无关，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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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儿依然不能坐视侍女平白受伤，即使是自找的。

宽大罗袖中玉指轻弹 （当然无人得见，衣袖太宽

了），便闻“叮”的一声，剑锋走偏。

“什么人？”青衣武士暴喝，额上青筋突显，可见有

多么的愤怒。

唐沁儿伸手拉起侍女，轻柔地道：“还好吧？”

“小姐，我以为自己会死。”惊愕之后便是失声痛

哭。

“鲁莽、善良迟早会害你早死的。”唐沁儿淡淡地陈

述，“闲事莫理，不晓得吗？更何况他人的是非恩怨，你

我并无权干涉。”

“他都受了重伤，非要他死吗？我可不想见死不

救。”燕儿的话中有话。

唐沁儿轻轻一笑，道：“救的一定是好人吗？小心画

虎不成反类犬。”

“小姐。”燕儿皱眉，她不懂小姐，即使她从小便跟

在小姐身边。

“你没看到那人一脸的暴怒，似乎与这人有着杀父之

仇夺妻之恨一般，我不确定他们谁比较值得可怜。”唐沁

儿云淡风轻地说，似乎仍有继续逛街的闲情逸致。

燕儿苦笑，小姐的话真是该死的有道理。

长剑破空直刺，剑锋奇诡，“纳命来。”青衣武士找

到目标，下手绝不留情。

轻而易举地闪身避过，唐沁儿一脸的平淡，“我无意

介入他人恩怨，何必如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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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介入了。”虚弱但肯定的声音来自浴血的白

衣男子。

“小姐，给他止血啊。”燕儿惊呼，再这么放任他的

伤口流下去，不死也难。

行云流水般的身形步法，挥洒自如的精妙招式，不费

吹灰之力地击败对手。唐沁儿看起来轻松惬意极了，但那

落败而走的武士却极其气馁。

运指如飞，点穴止血，快、准、神，“走了。”唐沁

儿收手后退，准备走人。

“他呢？”很担忧的表情。

唐沁儿不由挑眉，“究竟你是小姐还是我是小姐？”

是她太过纵容丫头了，每一个都不太把她放在眼里。非得

让她寒下脸才能起到一点恫吓的作用，可是，那很辛苦

呢。

“你啊。”燕儿暗自嘟囔，每次小姐不欲再多费唇舌

的时候都来这一句，唐府的仆役十个有九个都清楚了。更

何况是跟随她十年的自己呢？

纵使她要走，也得走得成啊选
唐沁儿淡粉的衣裙被一只血手扯住，而手的主人没有

丝毫要放手的打算。

“救我。”很虚弱的声音，不能想象在那头乱发下的

苍白面色。

“小姐，救啊。”燕儿的泪水开始泛滥， “他好可

怜。”

唐沁儿挑眉，“我确信我爹不乐于见到我带个男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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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燕儿亦挑眉，主仆两人的动作如出一辙，“奴婢也确

信夫人不乐于听到自己的女儿见死不救。”

“嗯哼。”唐沁儿目中有着无奈与认命，“把你教得

太好是我最大的错误。”身为一个聪明伶俐又伶牙利齿的

丫环的主人一定非常的可怜，她便是铁证。尤其人还是她

一手调教出来的时候，后悔就越发地痛彻心扉了。

听她们的主仆的对话你无法想象这是主仆之间的对

话，事实上她们是情如姐妹，早无主仆之分。

“我爹会跳脚。”这是唐沁儿伸手扶起那人前的结

论。

? ? ?

事实上，唐靖宇的情绪要比跳脚激动得不知多少倍。

众目睽睽之下，唐御史的独身爱女扶着一个重伤的男

子回府？这传出去如何得了！

“我说过的。”面对父亲的愤怒，唐沁儿闲适以对，

闲闲地向侍女证明自己先见之明的正确性。

燕儿亦一脸的坦然，“又吓不到您。”事实上，府中

上上下下无人不知最常惹得老成持重的唐大人动怒发火的

人正是他的宝贝独身爱女唐沁儿。尤其每次看到女儿面对

自己的怒火依旧自在无拘的表情时，情况会更火爆。

“马上把人送走。”看到女儿无动于衷的表情，唐靖

宇口气一转，“再不济也要送到客房。”真正令唐靖宇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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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旺盛的地方就在于那个重伤男子此时此刻正躺在爱女的

绣阁厢房内，即使是厢房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燕儿，你去。”唐沁儿不动如山地歪坐于软榻之

上，根本对父亲的愤怒无动于衷。

燕儿撇撇嘴，“我没力气，他太重。”人是小姐扶回

来的，就不该假手第二人，又不是人人都有小姐那样的绝

世身手，提一个大男人跟拎块布一样那么简单，至少她做

不到。

“我刚换过衣服，不想动。”淡淡的口吻，“爹，要

不您来。”

“唐沁儿——— 你想气死我？”唐靖宇怒发冲冠，为什

么？为什么他的女儿会被那个人教成这副德行？他原本该

有一个文静乖巧的女儿啊⋯⋯

事情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不了了之，在唐御史不想

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的情况下，只能这样结束。反正她们

主仆一向从后园进出，被人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太大，算

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自知自己绝对抵不住女儿的无心

刺激，那会使他华发早生，而他绝不想给那个该下地狱的

男人任何抢走心爱老婆的机会。

“去照顾他，早好早打发。”双眸微合之际，唐沁儿

有些倦意地说。

“好。”燕儿领命而去，动手清理那个男人身上的血

衣与伤口。

而唐沁儿便毫不避讳地歪在房内的软榻上睡着了。

很奇怪的一对主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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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惊呼声乍起，惊醒了唐沁儿的梦。

燕儿跑到了她跟前，脸上难掩兴奋，“小姐，我从来

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

“无聊。”唐沁儿挥挥手，没什么兴趣，准备接着

睡。

燕儿却硬将她拉到了床前去欣赏那位超级美男子。

经过梳理的男子露出了那张藏于长发之下的迷惑众生

的俊美容颜，那绝对是上苍最完美的杰作，如若身为女

人，一定是倾国佳丽，生为男人却是全天下的大不幸，对

女人和男人而言都是致命的打击与吸引。

唐沁儿无法不惊艳，毕竟她也是第一次见到这般俊美

的人物，相信再一次的机会微乎其微。

“我想我找到他被追杀的原因了。”惊艳过后，唐沁

儿若有所悟地开口。

“是什么？”燕儿满是好奇。

“这样出色的外貌，看他身上的衣料又是非富即贵，

要让一个女人倾心变节都不是难事，更何况即使是男人，

怕也会被他吸引啊。”唐沁儿说到最后表情显得诡异非

常。

“为什么？”燕儿不懂。

唐沁儿撇撇嘴，慢吞吞地开口道：“断袖之癖的人并

不少啊。”

“啊！”燕儿尖叫，这个答案太震骇了。

“你们非要这么一直研究我的相貌吗？”愠怒却虚弱

的声音出自兀自闭目的人之口，看来他早醒了，却因受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ｐａｇｅ园员员

了床前那对怪异的主仆而开口。

唐沁儿似笑非笑地道：“正如你醒了却一直装睡一样

啊。”不这样说，他肯“醒”吗？大概听她们主仆说话挺

乐的。

“啊！”燕儿又是一声惊呼，小姐真是好厉害，她都

看不出来哟。

他睁开了双眸，那是一双漆黑如墨，明亮如星的眼，

使得他原本出众的外貌益发的无懈可击。

站在床前的是一对大小档清秀佳人，大的年约双十年

华，小的十三四岁，正值青春妙龄。尤其那个小的稚气未

脱，一派天真烂漫，让人不自觉地就想与之亲近。

面对他审视的目光唐沁儿显得落落大方，连半点羞怯

之意都没有，反而目光炯炯地迎视着他的目光，显得兴味

盎然。

“看够了没？”唐沁儿嘴角微掀，口气轻淡。

他剑眉一挑，不以为意地道：“够了。”他不得不承

认这个姑娘是他从未见过的类型，很难归于哪一类人种，

她是个很奇怪的个体，但并不突兀。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话的同时打量着这间雅致的

房舍，这个房间充满了女性的柔性美，不难猜出是女眷的

闺房。一具七弦琴斜挂于侧墙上，临窗的位置摆着一副绣

架，案犊之上檀香袅袅，熏得屋内幽香扑鼻。但吸引他目

光驻留的却是一柄碧绿外鞘的宝剑，它斜挂于书柜一侧，

给房间平添一抹肃杀之气，稍稍打破了一室的柔和。

“我的厢房。”唐沁儿口气淡淡地说，事实上这里只



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 园员圆

是书房，她的绣楼之中还有练功房与药室。

燕儿鬼灵精似的一笑，接口道：“有时小姐也睡在这

里。”不晓得这是不是叫另类的同床共枕，难怪老爷要生

气。

他恍然，难怪觉得身上的锦被微透一股与她身上一样

的淡淡幽香。

“姑娘芳名可否见告？”他有礼地问，于情于理他都

该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和姓。

唐沁儿呶呶嘴，衣袖一负，转身径自出了厢房。

燕儿依然站在原地，笑嘻嘻地道：“我家小姐一向施

恩不忘报。”那是因为这种情况不常有，小姐太懒了，又

不想展现自己的绝世身手。每次遇到看不顺眼的事，作为

丫环的她和雀儿一定会适时起到“兴风作浪”的作用，逼

得小姐不得不出手。

“你家老爷贵姓？”他向小丫环微笑询问。

“唐，我家老爷是当朝的御史。”燕儿心无城府地

说，颇以有这样的主家而自豪。

他了然地点头，来到长安听闻最多的便是唐御史的为

官清正与其爱女的高龄未嫁。

“你能替我送封信给人吗？”他微笑着向眼前这个天

真烂漫的小丫头说。

“好啊。”燕儿爽快地点头答应，由此可见唐沁儿的

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她迟早会因善良好心而吃亏。

当燕儿走出唐府后花园时，一抹俏丽的身影出现在角

门边，唐沁儿嘴角噙着无奈的笑意，无声地摇头，看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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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贴身婢女毫无戒心地替人送信去。

半个时辰后，两名武士来到了唐沁儿的绣阁，而后者

却半点儿惊诧之意都没有。

燕儿小小声地对主子道：“小姐你好厉害，他真的不

是个一般人啊，光他的随从都让人眼睛发亮。”而且那个

地方好气派呢，真是大开眼界。

是的，那两名武士都不是简单人物，唐沁儿一眼就看

出来了，依他们的身手在江湖上排名即使不是一流高手，

也相去不远，却甘心当一个下人，她救的这个男人并不简

单啊。

“小姐，我真舍不得他走啊。”燕儿有些淡淡的失

落，不知为什么她对那位长得美美的公子有一种似曾相识

的感觉，可是她明明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男人啊！

“你不用担心了。”唐沁儿挑眉看向外面，那两名武

士走了，而且居然没带他们尊贵的公子一起走。

“为什么？他就走了啊。”燕儿依依旧沉浸在自己的

失落里。

“他不走了。”很无奈的声音，燕儿这个丫头真叫她

没办法。

“为什么？明明⋯⋯”燕儿终于也发现了这件事，然

后便张大着口出不了声。

“好了，你有事情可做了，不要再在这里烦我。”唐

沁儿伸手将丫环推出门外，还自己一片宁静的空间，天晓

得她当时为什么要好心救一个麻烦回来。

燕儿呆呆地走向外面的人，傻傻地问出口，“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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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吗？”

他回以一抹浅笑，“养好了伤再走不迟。”

“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养？”燕儿浑然不觉自己问

的问题有多么的尖锐。

他眸中闪过一抹异样，依旧淡淡地道： “这里清

静。”而且有一位让他首次对女人感兴趣的小姐在。

“可是，小姐不喜欢。”真是太诚实了。

“无妨。”他真佩服自己还能微笑以对。

燕儿道：“可是，你总该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好回老

爷的问。”可以想见老爷又会蹦蹦跳了。

“苏浩风。”他淡然回答。

燕儿点点头，丝毫不晓得自己听到一个多么耸人听闻

的名字，甜笑道：“这就不怕老爷问了，我去取晚饭。”

看着小丫环高高兴兴地走出后园，苏浩风不禁失笑，

这一对主仆真是有趣极了。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淡淡地听不出任何情绪的

问话。

转过头，就看到了不知何时立于廊下的唐沁儿。晚霞

的余辉洒在她浅白的衣裙上，立时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亮

得让人移不开视线。

“什么为什么？”他有些闪神。

唐沁儿勾起嘴角， “你为什么不跟家人回去要留下

来？”

“这里很好啊，适合养伤。”而且绝对不怕有人打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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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沁儿深深凝视一眼，一丝了然闪过黑瞳， “躲

人。”是应该的，否则他的命真会丢得不明不白。

“打扰小姐之处望乞见谅。”苏浩风默认。

唐沁儿不以为意地笑笑，自语似的道：“要见谅的该

是我父亲才是。”哈，她的爹亲又要叨念她了。

“多谢。”他知道她已经同意。

挥挥手，唐沁儿笑得有些无奈，“只怕这里也不会平

静太久了。”她烦人的爹啊。

苏浩风不解。

看到他的疑惑，唐沁儿微微一笑，道：“我虽然不计

较，但我爹却不会放任不理的，你不应该待在他女儿的绣

阁之中，就算要待，也得待在客房。”

苏浩风也笑了，是了，就算她再怎么样特别，唐御史

那样饱读诗书之人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她毕竟还

是个未出阁的少女啊。

? ? ?

非常奇怪的，居然都过了五天，后花园依然不见唐靖

宇跳脚的身影。

燕儿纳闷极了，双手捧腮，满是不解地道：“奇怪，

老爷怎么还不来？”

唐沁儿笑着摇头，虽然早知道家人早把父亲与她的对

峙当戏看，可是仍然难免感到好笑，“想知道怎么不到前

面去问问？”凭着燕儿的亲和力应该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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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儿呶呶嘴，“老爷交代不许你们独处的。”她一向

很听话的，除了个别特殊的时候，例如这次救人。

“哦。”原来如此，可是有差吗？唐沁儿摇头。

“我去问一下。”话音未落，人已一溜烟地跑开了。

唐沁儿忍不住笑上眉梢，燕儿绝对不是个托付大事的

人，父亲怎么老是忘了这一点呢？

苏浩风一怔，想不到那个看起来不易亲近的唐小姐笑

起来却如此的温暖，就似一股清泉注入心田，让人沁入心

脾。

“你的身体好多了？”唐沁儿看向他的方向。

苏浩风微笑， “好多了，是小姐的药好。”看不出

来，唐小姐还是个女华佗。

唐沁儿低低一笑，“是你运气好。”如果告诉他那是

她第一次用自己炼制的药救人，他会不会昏倒给她看？

“似乎碰到小姐后运气就变得开始好起来。”他笑，

摄人心魂，可是唐沁儿依旧是无动于衷的样子，是他的魅

力减退了吗？她与她的丫环似乎都不受他容貌的影响。果

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会有什么样的仆人。

“那我算是公子的福星了。”她淡然一笑。

“当然。”他肯定地点头。

“小姐，小姐⋯⋯”燕儿一路呼喊地跑进了后园。

唐沁儿连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又怎么了？”真是

毛躁，都快笈笄的人了，依旧像个小孩子。

燕儿喘着气，脸上犹带惊慌， “那个老爷⋯⋯老

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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